
“风老莺雏，雨肥梅子，午阴
嘉树清圆”，又是一年江南夏日，
出梅入伏，暑热炎炎。悠然午睡
起，念起了北宋周邦彦的《满庭
芳 ·夏日溧水无想山作》，念起了
吴地江南的山。作者时任溧水县
令，无想山为其境内的一座小山。
作者夏日游无想山，无想无不想，妙
不可言。
“北窗最爱虞山色，也似香炉生

紫烟”，这是明代画家沈周的诗句，
偶然翻阅到，欣喜之余，亦有一份夏
日的清凉扑面而来。关于避暑，古
人喜好居北侧房屋，北窗闲卧，凉风
暂至，刚好窗外还有含黛远山可舒
望眼，清爽加倍。
绿树阴浓夏日长，夏日的山自

有一份明媚的青翠，比“也似香炉生
紫烟”的丝丝缕缕更浓郁且透亮。
另外夏日天空湛蓝，白云起势，能见
度极好，赞曰“水晶天”。一座山顿
觉焕然一新，跃然窗前，舒心怡人。
十里青山半入城，说的就是虞

山，点点吴山之一。吴地这一带的
山都不高，一般海拔两三百米。而
我觉得在江南鱼米之乡，这两三百
米刚刚好，不显得突兀。近了可以
顺势开始一座城市的最初营建，远

了也是幅秀美水墨山水画。
对了，文化的江南不能没有山，

典型如园林。夏日游拙政园，远香
堂、荷风四面亭、藕香榭，一年一度
的荷花节，流连在一个个听着便诗
情画意应景的亭台楼榭中，一种盛
夏的气息扑面而来。出远香堂，过
荷风四面亭，再经曲桥、连廊来到藕
香榭，这是拙政园赏荷的传统
路线。这个夏天，闲坐荷风四
面亭悠然环顾，看到一处匾
额——见山楼，那一刻的心
情与“北窗见山”相仿佛。
见山楼为拙政园中部花园主体

建筑，重檐卷棚，歇山顶，高敞轩
致。楼上的明瓦窗，清新古朴，楼下
便是藕香榭，最宜于此倚着美人靠
观荷。园林里这一类见山楼的建
筑，主要通过借景的手法借园外几
十公里外的真山，得以丰富园林的
视野与层次。只是随着城市天际线
的拔高，见山楼同样也快成了只属
于前人的风景。园林里还有假山，

通过匠人堆山叠石，达到“虽由
人作，宛自天开”的意境。
木渎也有园林，但我们对木

渎的第一印象是古镇。很多城
里的苏州人，来木渎古镇游玩

时，发现那些在古城园林里已然看
不到的远山，就在眼前，可能就在路
的对面。更欣喜的是木渎也有几处
赏心悦目的园子，我想他们流连在严
家花园里，更多的是因为在园子的假
山上回眸看到了秀丽的灵岩山的身
影。这是属于木渎古镇的魅力。
这个夏天，又来木渎。我从翠
坊桥下车，穿过山塘街，穿
过熙熙攘攘的人群，径自来
到了灵岩山脚下。木渎古
镇与灵岩山只是一街之隔。
盛夏，我来爬一座吴

山。拾级而上，左边茂林修竹，右边
青松翠柏，虽热汗盈盈，却是难得的
清凉，那是山的馈赠。爬了半个小
时左右，感觉快撑不住时，听到身边
有人说再走几步就是山顶了。又不
无感慨，这两三百米的海拔如此相
宜妥帖。待到山顶，清风徐来，两三
百米依然能俯瞰，木渎的繁华一览
无余。还能看到古镇的那一头，另
外的一座吴山。

周龙兴

吴山悠悠夏日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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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爱的女儿：
中考终于落下了帷幕，祝贺你

也有了自己的归属。
从准备到考试到估分到志愿

填报，我们每一步都一起走得小心
翼翼，全力以赴。但奈何命运还是
开了个玩笑，由于志愿的保守，错失
了原本可以的更优学校，降档录取。
你的难过自不必说，妈妈完全

能理解你的心情，再多的安慰或
许也是无力的，因为那是你日日
夜夜辛苦习作、起早贪黑每天只
睡六小时换来的分数。你格外看
重格外觉得来之不易，你只想尽
可能地用足用好，去到一个与之匹
配的学校。看着分数相同甚至更
低的同学进入了比你好的学校，你
暗自神伤，幻想着如果当初我们没
有放弃那所委属学校的自招，如果
当初我们没有在最后一刻更改到
校志愿，如果……
但这些仅仅只是如果。人生

没有如果，只
有当下。换

个角度想想，你或许会更能接受现
在的境遇，更能自洽：人生没有绝
对的公平，没有严丝合缝的恰到好
处，因为人生本无最优解。现在失
去的未必就是向上成长的必由之
路，而当下所握的阴差阳错也有可
能会开启另外一番精彩。博弈就
会有输赢，愿赌服输。
去到了委属自招，你或许会因

为路途的遥远身心疲惫，或许因为
住宿的不适应而水土不服；又或许
从了最先的到校志愿有幸被录取，
却因为始终处于中下游而患得患
失。人生有太多的未知和无法预
见，我们都无法预判什么才是最好
的。人的一生难免会有遗憾，求而
未得失之交臂的缺憾美也是一种
滋味。酸甜苦辣各种尝尽，何尝不
也是一场人生的体验和盛宴呢。

追往昔也
好，意难平
也罢，这一切都不重要了，一路前
行，不念过往，不惧将来。
还记得一个月前，当你意气风

发地踏进考场的那一刻，妈妈就觉
得你已经胜利了，无论结局是怎么
样的。那些曾经挑灯夜读的日子，
那些曾经不言放弃的斗志，那些曾
经雄心壮志立下的誓言，才是四
年给你留下的最宝贵财富。青春
该有的拼搏模样你已经拥有了。
孩子，做我们能做的，享受当

下。或许眼下看来不是最好的结
局，但长远来看谁又知道呢。凡事
尽力而为已足矣，你已经给了自己
不错的交代，剩下的交给时间。请
你相信，所有的努力都不会白费，
所有的安排都有它的价值，你只管
奋力前行，老天自会眷顾。新的开
始新的征程，愿你成为那个勇敢追
梦的少年，三年后给自己交上一份
更满意的答卷。

永远爱你的妈妈

海 伦

人生本无最优解

我常常坐着发呆：也
许对我来说，我现在剩下
的也就是对从前美好岁月
的回忆了（除了上译厂的
辉煌，一定还包括焦裕禄
——一位可敬的人民公
仆、共产党人）。我坦言，
其实我更钟情于做一名上
译厂普通的影迷、配音爱
好者，那才叫无忧无虑，快
乐无比，连
那份孤独也
是幸福甜蜜
的。我曾这
样说过，那
时我对上译厂前辈配音演
员音色的痴迷，甚至不用
听，面前一张薄薄说明书
上映入眼帘的一个一个配
音演员的名字，便足以令
我热血沸腾，心跳不已。
上译厂如少了邱岳峰、杨
文元、毕克、尚华、于鼎等
等一个个独特迷人的声
音，还叫上译厂吗？
不错，上译厂前辈配

音演员队伍中还有一位叫
杨文元的。这个演员或会
容易让你有所忽略，其实，
我以为他是除了邱岳峰老
师外，第二个特别“洋气”、
特别有特色的配音演员。
因为他有一把铜锤嗓子。
铜锤嗓子实在是难得

的，它无疑是天生的。杨
文元就具有这种得天独厚
的天生条件。打个比方，
你若欣赏京剧大师裘盛戎
的演唱艺术——他塑造包
公用的铜锤嗓子那么宽
厚，那么动听，那么有独特
的韵味——你就能体验到
杨文元语言艺术、台词表达

上的独特魅力，有一种行当
的角色非他莫属也。再加
上他读角色的名字，公认地
洋气迷人，便很自然成为
我崇拜的偶像。而这份情
结，我习惯于埋在心里，所
以他可能永远也想不到。
也多亏了陈叙一老厂

长的发现和栽培。当初，
上译厂组建元老级配音队

伍之时，在众多考生中，老
厂长敏锐惊呼：这个考生
与众不同，真是好一把铜
锤嗓子。当即把他收于麾
下。事实也证明老厂长眼
光是对的。杨文元并不满
足于有一副好嗓子，而是
把精力都花在用声音和语
言塑造角色上。他与世无
争，极为用功，而这正是老
厂长最欣赏的。他平时不
多话，我猜他是想
用超级的用功默默
报答自己的恩师。
在我印象中，

他配了大量主要角
色，而其中又以反面角色
居多，尤其擅长配那些身
份比较高的法西斯军官，
如《献给检察官的玫瑰花》
《科伦上尉》《神童》中的大
反派，或如他的代表作《塔
曼果》中那个贪婪、凶暴的
船长。表现角色暴跳如
雷、歇斯底里咆哮的配音
段落是他的拿手好戏，塑
造一个小小老百姓反倒是
难为了他，这也意味着他
声音中天生就带有一种高
贵的气质，哪怕是个大反
派也让你感受到那种艺术
的异样的美。
提到反面角色，我真

是有话要说。正面的、反
面的、喜剧色彩的各类角

色，我工作的体会是：反派
最难配，常常会让你感到
不知所措。一面在配角
色，一面在心里理智地批
判，真是好不为难，也很容
易让你陷入脸谱化、表面
化的误区。尤其是有的反
角坏到骨子里，坦白说，我
至今也没把握，仍处在探
索尝试之中。而我看杨文

元老师就恰
恰相反，他
的状态永远
是 从 容 不
迫、游刃有

余，入木三分地融入角
色。哪怕角色坏到骨子
里，他亦决不做作、雕琢，
不贴坏人标签，而是如常
人一般配得生活、自然，喜
怒哀乐情绪饱满，该瘆人
之处一点不打折扣，真绝
了。我想，如何达到这样
真实可信、动人心魄的境
界，这里面一定有他独到
的思考、他的窍门的。可

惜，我这个书呆子
傻到不好意思虔
诚向他讨教，否
则，他一定会毫无
保留，不吝赐教

的。而他又不是好为人师
的那类人。又可惜，他在
配音心得方面未曾留下只
言片语，亦从未见过他发
表什么文章，演员组里他
也总是远远坐一个角落，
闷声不响的。这成为我心
中永远的痛。
然而，1973年进入上

译厂工作时，我唯独没有
见到他。好奇地打听，说
是去西北“劳动”了。为什
么？我没追问。1979年
之后他返回上海，为什
么？也不清楚。他一心想
重操旧业，也还是亏得老
厂长惜才如命，不管三七
二十一，接纳他进了厂再
说。尽管和从前比，杨老

师声音质量已大不如前，
业务也大为生疏。我这才
第一次见到仰慕已久的杨
老师，却大吃一惊。他在
我想象中应当高高大大、
魁梧壮硕，而现在站在我
面前的他，个子倒是高的，
然而皮包骨头，瘦弱至极，
说得夸张一点，一阵风都
能吹倒。天哪，真不知他
声音中那股宏大的气息是
从哪里发出来的！他算是
走运的，返厂不久，一部
《英俊少年》中企业家老外
公一角当仁不让安排了
他。其实，也非他莫属，否
则还有谁有分量能镇得住
片中毕克、于鼎、富润生他
们配的几个角色呢！
我跟杨文元老师挺合

得来，或许因我们都属于
那种老老实实做人、兢兢
业业工作的类型。我很为
他庆幸，因为他终于组织
了一个幸福的小家庭，而
且老来得子，有了一个宝
贝儿子。为了这个儿子，
业余时间他尽量在外面接
活，把自己身躯熬干也在
所不惜。他也总愿意拉我
一起合作。我只要没什么
冲突，总是一口答应。我
看他也可怜得很，那案桌
上永远摆着一大块干面
包，完全出于填填肚子而
已，谈不上什么营养的。
不过，他倒是很满足。我

记忆中，只有一次他跟我
闹了点不愉快。那回我跟
他一起到外地参加一个活
动。他戴了副圆形深黑色
的墨镜。我不知哪里来的
兴致，跟他开了个玩笑：“你
这副样子，活像一个黑社会
老大。”未料他不但不笑，还
真动气了，且正告我，以后
不可再这样说。我伤害他
了吗？我暗暗责怪自己。
到今天我还记着这件事。
时间无情地流逝。在

结束此文之时，我想跟拥
有铜锤嗓子的汉子——杨
文元老师问个好。在那个
世界里，你还好吗？我们
要深深感谢你生前带给我
们的生活快乐和艺术享
受。说实在的，事实上我
也在向你那个世界走近。
我幻想，我们这些志同道
合、纯粹在搞配音艺术的
人们再次集合在一起，会
把从前那样一个团队重建
起来，有邱岳峰、杨文元、
毕克、尚华、于鼎……当然
还有我。还是陈叙一当头
儿，这更是毫无疑问，而这
回这个团队将会永远存在
下去，不是吗？……想到
这儿，我的嘴角不自觉地
竟溢出几分微笑，微笑。

童自荣

上译厂还有一个杨文元

中国文明与古埃及文明都是世界上最
古老的文明之一。今年恰逢中埃建立全面
战略伙伴关系十周年和“中埃伙伴年”，上海
博物馆与埃及最高文物委员会携手举办“金
字塔之巅：古埃及文明大展”，火爆申城。
中国与埃及的文明链接古远而悠长。

比如中国古文字“子”的篆体与埃及生命符
号“安卡”无论是字形还是蕴含生命滋生的
字义都高度相似。到明代，《几何原本》又
再次把两个古文明联系在了一起，徐光启与
利玛窦一起翻译了这一部伟大的数学巨著。
几何之学始于何时，如今已不可考证，

相传公元前7世纪泰勒斯
游学古埃及，把几何引入古
希腊。此后，古希腊毕达哥
拉斯、恩诺皮德斯、欧多克
索斯、阿基米德、欧几里得、

希罗、帕普斯、托勒密、丢番图和希帕提娅
大数学家都在埃及学习取经过。据说，《几
何原本》就是欧几里得在埃及亚历山大城收集以往的
数学专著和手稿，向有关学者请教，几经易稿而最终定
型的。近代以来考古发现，古埃及有着很深的几何知
识，有些方面甚至还强于古希腊。古埃及文明辉煌了
数千年，在他们的时代曾是人类文明的代表。古希腊
先贤们吸收发展了古埃及文明。在后世的西学东渐
中，其实里面也蕴含着古老的埃及文明的养分。
文明就是通过互相借鉴，互相滋养，才能成长壮大。

上海的海派文化，就是植根于中华传统文化，吸纳消化西
方文明，海纳百川、勇于创新而形成的。海派精神的源头
离不开460年前，这个翻译《几何原本》的上海人——徐
光启。几何之学，也可以说是中埃两国文明的链接。
中埃之间互学互鉴，美美与共，数千年的历史渊源绵延
不断。相信，我们之间的深厚友谊必将历久弥新。

王

冕

几
何
之
学
链
接
东
西

上世纪70年代，国内商品流通难。
彼时我在空军部队服役，居然替部队买
到了奇货可居的上海产“黄鱼车”。
当时，我所在部队装备的还是40年

代美国制造的C-46运输机。这款飞机
堪称“古董”，经常要拆下故障零件送部
队修理厂修理。修理厂与停机坪
之间隔着滑行道、草坪和飞行跑
道，无论严冬酷暑，都要靠机务人
员踏“黄鱼车”（上海话三轮车俗
称）绕一大圈送取。几度春秋，车
用得破烂不堪。1976年建军节前
夕，张大队长问我：你是上海兵，有
办法买到5辆“黄鱼车”吗？在那
个物资匮乏的年代，买此类东西不
容易。虽然很想回上海与家人团
聚，但心里没底，我也不敢贸然答
应。经与家里联系，开好部队购车
证明，我买了一些红枣、花生和黄花菜回
沪了。当年这些紧俏货，只有过春节时，
上海每户人家凭票才能买上一点。
父亲有个老同事在五金交电公司任

职，看在部队需要和跟我父亲有交情的
面上，他带我拿着购车证明疏通关系，花
了一个多月时间，好不容易才陆续买到
5辆“黄鱼车”。我赶紧打长途电话报告
张大队长，他很高兴，要我设法将车先运
到江湾机场仓库。
在等待部队飞机消息的日子里，我

四处奔波，代战友采购上海产牙膏、洗衣
粉、的确良衬衫和大白兔奶糖等。母亲
说我像跑单帮似的，脸都晒黑了。一周
后接到传呼电话，说部队次日有飞机到
上海。那天一早，我拎着大旅行包坐上
徐闵线头班车，在徐家汇换乘26路公交

车到外滩，再调55路到江湾五角
场，走进机场，全程足足2个半小
时，衣服湿透。飞机落地后，机务
人员将“黄鱼车”装进机舱。按计
划，飞机在武汉王家墩机场降落。
几个战友一撺掇，我们踏着空壳
“黄鱼车”上了武汉市大马路。

初秋的武汉，天依然闷热，但
来自农村和大山里的战友仍兴致
勃勃，东张西望，一路笑声不断。
突然，见路边一个老大爷坐在地
上，他紧闭双眼，一旁有个姑娘急

得满脸通红。我跳下车问情况，姑娘说
爷爷曾中风过，要送医院去。因“黄鱼
车”没有护垫板，我抱起老人坐在我腿
上。一个战友奋力踏车，另一个战友跟
姑娘推着车，很快到了医院。见我们衣
服都湿了，姑娘边鞠躬边说：你们救了我
爷爷，感谢解放军同志。
“黄鱼车”运到后在飞机维护保障中

发挥了作用。如今，我的老部队装备了
运-20，后勤保障设备今非昔比。关于
“黄鱼车”的往事，已成了夜谈的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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